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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琪

大青山高举蔚蓝，乌兰河流淌诗意。
微风诉说心事，巴丹吉林沙漠的每一粒沙都在倾听。
呼伦贝尔草原将一匹匹骏马的梦想放飞。
这是北国的画卷。

我心中珍藏的北国，有更加旖旎的风光。
不仅有高山巍峨，流水妩媚，荒漠沧桑，草原辽阔，还

有波澜壮阔的海和江南水乡的静谧悠闲。
不仅有北疆人民的守望相助，还有南北融合的壮丽篇章。

一方净土，让文字栖身。
我们在文字里相遇，并读懂彼此。
携手走过春天的桃林，脸上就写满春风的意念。
看小桥流水，送夕阳回家，岁月便有了清澈的漩涡。
鸿雁展翅，画出秋天的音符，每一棵草不停地挽留。
走在江南的青石板路上，遥想千里冰封的大地，正接

受万里雪飘的检阅，瞬间，沉醉于纯净之中。

在这片大地上，阳光毫无保留照进每个人的内心，为
每一个灵魂注入暖意。

青草长出气势，树木茁壮成林。
洁白、蔚蓝、碧绿，都有美丽的光影。
蒙古马蹄下生风，驰骋出一片辽阔。牛羊的目光伸向

远方，将道路延长。
河流一直心存源远流长的信念，把北国的旋律，延伸

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再汇聚成一首动听的乐曲。

我们在这片瑰丽的草原上，放牧散文的布局、诗歌的
意象，放牧心灵的芬芳。

在这里，用文字垒出山的巍峨，用标点注解水的柔情，
用诗情点亮繁星和月色，用画意绘出朝霞的绚烂。

我们在这里行走，坚定的步伐踏遍每一寸土地。
我们从这里出发，展开文学的羽翼，翱翔于万里晴空。

一颗朴素的心，历经繁华，仍初衷不改。
用文字唤醒北国的风霜雨雪，记录内心的四季轮回，

让我们的理想风雨兼程。
倾听每一朵花悄然绽放的声音，目送每一只鸟儿飞上

云霄，在每一颗露珠的晶莹里陶醉。
观潮涨潮落，吟出长河落日圆。
听燕子呢喃，静待春风吹又生。

我们在这里播种温暖，精心耕耘。
把每一个词语种进坚实的土地，待它生根发芽，并不

断茁壮，给我们生命的力量。
在蔚蓝的天空下，在碧草连天的地方，长出爱。
让生命的每一个章节，在这里复苏。伴随我们走过春

夏秋冬，走过世事沧桑。
让每一颗心不断燃起新的希望。

我们将思念汇成海，淹没离别和忧伤，现出深邃与蔚蓝。
我们把喜悦挂在眉梢，装点平凡的日子。
我们用真情感动黑夜，捧出一个个黎明。

高原圣洁，荡漾满眼绿色。
时光涌动，我们在文学的家园，开始与自己的内心和解。
一次次在文字中离别，又一次次在文字中重逢。

山高水长，北国风光。
岁岁年年，在北国辽阔的大地上，看旭日东升，赏繁星

满天，邀白云朵朵，一起行走在诗意的风光里。

文字里的风光

□张永波

恰好，一场雪降临塞外，布满街衢、公园、郊野、田垄、
山川、古道、草场，令北国展现出无限风光。

在“北国风光”中有春季里的万物重生、夏季里的碧绿成
荫、秋季里的百穗归廪和冬季里的洁白纯粹。这里也是文学
的宝库，也是文学创作者的乐园，可以赏之乐之歌之咏之。

我在《北国风光》版发表的第一篇散文，是书写新农村建
设的《从第一页阅读村庄》。现在想来，那既是乡村建设的

“第一页”，也是我文学创作的“第一页”，我在那里寻找到了
乡村的根，也在那里扎下了文学的根，坚定了自己文学创作
的信心和勇气。所以，我确定，这张报纸如一抔甘洌的山泉。

作为基层干部，我亲历了脱贫攻坚战役、新农村建设，
看到了各族人民携手共建小康社会的欢乐场面。如今，大
兴安岭下炊烟袅袅，科尔沁草原上新居幢幢，各种富民产
业大旗飘扬。一个个瞩目的成就，一页页美丽的成绩单，
一张张民族团结的喜报，令人欢欣。这一切，都需要书写、
传扬，为文学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我用心书写每一篇文学作品。每一次写作，都带给我
别样的欣喜和兴奋。

你看，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奔驰着蒙古马，履霜踏雪，
日夜兼程，它们的方向是太阳升起的方向，它们的目标是
春天如茵的草场，它们的故事在祖国各地传扬。

……
渐渐的，北国飘飘洒洒的雪花变成了墨色的方块字，

均匀地排在纸张之上，天降祥瑞与精神食粮共生共长，是
这个季节里最美妙的契合。

一抔甘洌的山泉

作 为 一 个 文 学 创 作
者，许多年来，我感觉自己
一直行走在一本厚重的大
地词典里，这本词典就是
我栖身的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遥远，寒冷，
也辽阔而苍郁。这里的一切变迁和进步，
乃至一个家庭和一种生活细节都深受大
自然的制约和影响。这里的人们深知自
己和万物同类，都是北疆大地上的一片叶
子或一株草木一种动物。

呼伦贝尔有广袤草原、茂密森林，到
处写满了生态的密语。蓑羽鹤在草丛里
养育自己的幼儿，如果遇到人类或者其他
食肉动物靠近，它们会突然一跃而起，然
后翩翩起舞，做出千姿百态的婀娜，引诱
着介入者离开，而它们留在巢穴的弱小雏
鸟，天生就会把自己黑褐色的身体摊成纸
张一样的薄片，紧紧匍匐在地面上，化妆
成大地的一部分，从而躲过猛禽和野兽的
捕捉；草原大火，黄羊集体逃难，遇到铁丝
网，所有的雄性会用身体搭成一座桥梁，
让怀孕的雌性和黄羊崽从上面走过逃生，
自己甘愿在烈火中牺牲；大雁、天鹅等诸
多鸟类都会选择在芦苇丛里筑巢，它们与
生俱来就知道，那里可以躲开野兽的偷
袭。秋天它们竟然像人类眷恋故土似的，
先向北方飞，然后掉头，在家乡的上空盘
旋一阵，才向南方飞去；说起马、牛、羊，更
是好像事先安排好了似的，马吃草尖，冬
天惯于用蹄子破雪，所以走在游牧畜群的
最前面，羊的破雪能力不强，便跟在马群
后面吃草的中段，牛有高级的消化系统，
却没有破雪的能力，自然而然地跟在羊群
后面吃更粗糙的草。说起森林里的生态
轶事，也是数不胜数。阔叶的白桦树庇护
着落叶松，它用自己散发的气味，为针叶
树种驱松毛虫，到头来却被落叶松排挤，
最多只能活七八十年；而强壮、威武、抗寒
又耐旱的樟子松竟然是被众多看似弱于

它的树种驱逐到沙地上的；多种野生动物
发起或躲避某一次攻击之前，往往会去杜
香丛中坐卧打滚儿，用杜香的气味掩饰自
身的气味。

在如此神奇又隐秘的地域，人类从森
林走出，进入草原，必然地成了自然的忠
实门徒，我在这里之所以使用“门徒”，而
不使用“学生”，包括了人对自然五体投地
的崇拜。是大自然驱动着引领着人类的
衣食住行。如今，呼伦贝尔历经劫波的生
态有所恢复，以至于有了很多的商品意识
和科学意识介入，但古老的理念依然不可
磨灭地呈现在现实中，有的时候与现代环
保意识相得益彰，有的时候和利益驱动的
社会生活发生冲突，变，成为一种最有力量
和魅力的生存诗，浸润着现实和未来的人
类心灵，更为文学提供了独具光芒的时空。

我在草原迎头看见一个蒙古包门外
的风力发电机叶轮上搭建着一个喜鹊窝，
后来获知，为了喜鹊一家不会流离失所，
牧民一家放弃了用电；鸟在一辆汽车后备
箱里筑巢，牧民就三个月不开车，直到小
鸟出巢；为了救助一只在自己家蒙古包前
分娩的母狼，老额吉竟然学狼叫，呼唤狼
群来帮助这只狼，让它们一同叼着小狼崽
离开，狼从此不再袭击她们家的羊群；我
还看到许多走出家乡的年轻人，返回草原
创业致富，在草原被现代经济生活不断冲
击的情形中，他们挖掘传统民俗和生活方
式，从中找到创业与生态一起振兴的契
机，不断地迎接着挑战。

自然文学写作离不开人类的生存境
遇，必须写出人类精神的挣扎和进步。同
时，作为生态文学的写作者，一定要有相

关的科学知识，又不被科
学的局限性所捆绑，导致
随大流一哄而起，如果说
田野调查能给我们一些
活生生的大地细节，深入
生活能让我们的感情世

界更柔软更丰沛，那么科学思维的确立，
能让我们更清醒更清楚地认识现实。

事实上我的写作，起初没有明确的生
态意识，但是在最靠近自然的精神里获得
了一种心灵的震动、净化乃至提升。我写
了很多呼伦贝尔人的诗意故事，回过头来
想想，自己并未刻意去追寻自然文学的风
标，但我笔下的人物身上都有“天”的胎
记，他们的人生体现着对大自然的毕恭毕
敬，小心翼翼，休戚与共，与众不同的是，
他们不仅拥有对大自然的理解，拥有了抚
慰自然的温情，回馈自然的智慧。呼伦贝
尔的质朴和沧桑以及焕然，无疑体现着典
型的人类记忆和未来价值。

我写《驯鹿之语》的出发点，是让年轻
人知道和驯鹿是怎样结识和亲近人类的，
文中写了驯鹿的种种品性，比如它们没有
上牙，吃苔藓用上嘴唇和下牙扣合，掐掉
苔藓的嫩尖，从不连根拔，因为苔藓每年
长三五毫米，破坏了苔藓就等于毁坏了林
地；驯鹿的鼻腔有四道软骨，可以将极低
温的空气暖化等等好多在独特生态环境
中进化出来的生命特质，但是更重要的是
写了一个过程，即是驯鹿从人类的食物变
为人类的伙伴，变为人类的谋生的工具，
人类发展经济的产业，人类开发旅游的标
志物，也自然关注了动物失去森林摇篮之
后的窘境，触及了人类在这个过程中的情
感危机，生存观变异之后的茫然。所以，
我想，生态文学创作，不是一个倡导保护
便可以了得的，生态文学写作，向文学提
出了高难课题，在这个基础上，生态文学
创作的前景和深度，对作家的学者化认知
水平和艺术创造力表现力要求更高。

行走在大地的词典里
□艾平

在 2023 年的《北国风光》上，我们看
到，各民族老中青三代作家，共同描述北
疆的广袤草原、丰沛良田、大小河溪、茂密
森林、深邃湖泊。令人体验、体悟到祖国
疆土的广大，且大而齐整、大而有序，东西
气候的多变和变而利于生产、变而有了风
景。也令人体察、体认到民族的多样，以
及多而和谐、多而共同；各民族生活的丰
富和相互的交往交流、彼此的交汇交融，
使人具象、具体地感触、感觉到百姓的勤
俭、社会的进步；使人真实、切实地感知、
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卓越成就；真
心、真挚地感应、感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牢牢铸就、中华民族守望相助携手共
进情意的久久践行。而在诸多作品中，更
是生动、形象地阐释、阐发了长期历史进
程中积淀形成的、内蒙古各民族特有的蒙
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把共产党员思想信
仰、理想信念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变为现
实的故事，把中华民族在振兴、复兴的新
征程中发扬出自信奋发、自强不息的爱国
主义精神，并变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中国故事。以新的理念、新的思想，
以新的主题、新的题材，以新的艺术格局、
新的表现方式，在新时代展示出银装素裹
又绚丽灿烂的新的北国风光，昭示出历史
悠久而焕然一新的北疆文化。

基于此，细细地阅读、品读，就可见这
一年中每一期《北国风光》上刊登的文章，
都不是一般地描述北国风光，更不是平凡
地表述北疆文化。作家们都以自身独有
的某个视角，以及隅于北疆的民间和民族
意识，又糅杂北方各地的风物和风情，写
出本土本地的特色，写出族群聚居或几个
民族杂居各个不同的民俗特征。他们的
写作，更多地深入社会改革的变迁和民族
生活的变化，切近时代和历史。无论是区
内、区外的作者，都呈现出一种蓬勃的生
命力、一种从感性到理性的生命意识，并
由此展露着北疆各民族同中有异、异中有
同的地域特色和生活特征。一个小小的
副刊包含着大大的视域，一个窄窄的文艺
副刊版显现出阔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的景象，在历史的宏大语境中形钩中华民
族共同体新的气质、气度。

呼伦贝尔女作家艾平，常常从生于斯
养于斯的北疆知识女性的亲身经验与个
体领会出发，创设出多重维度的隐喻，掺
进了虚实的对照与文体的糅杂，以探寻更
为深邃的生命世界。如她的《赤芍芬芳》，
无论是叙事景象还是话语表达，都颇具鲜
明而异质的风格。写芬芳的“赤芍”，是额
尔古纳地区牧场的一种野生植物，生长在

有山有水有森林有草原的交错地带的坡
地上。虽是野生，却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名
贵、娇艳的中草药。说它难得，虽不刻意
渲染，但，平平常常的叙述中却出人意料
而又顺乎自然。作者写道：“排除被食草
动物啃食，一棵野生赤芍从生根发芽开
始，先在百草葳蕤的日子里，长得娉娉婷
婷，直至开出娇艳婀娜的鲜花来，这个进
程也很漫长，需要 5年冬去春来的时间。”
无须多写，写明5年的生长期就够了，写出
坡地上长成一棵药草的岁月就如一个婴儿
长成幼儿一般就够了，作者能联想到这样
的描摹就够了。这篇散文令人在切切感
怀、深深感动中，感叹于北疆文化中天人合
一、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宇宙观、生命观。
题目中“芬芳”二字，内容浅显，内涵深邃。
她的《夭夭灼灼狼毒草》《绿野长风》《在草
原上漂游的云朵》，都异曲同工，又都独具
一格、别有韵致。在这些作品中，人与自然
的和谐都是最美好不过、最美妙不及，把草
原上各民族亲如一家的共同体状态，以及
日常生活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相互渗
透、融合，表现得淋漓尽致。至于把游走的
羊群描述为“在草原上漂游的云朵”，把羊
儿与当年的牧羊知青之间心心相连、息息
相通的情境描写为相互间的心领神会，描
绘成一种生命与另一种生命的心智沟通，
这样的具体、生动地描绘各民族共同生活
在同一地域的生活情景，写出了中华各民
族文化在生活日常中的交融交汇。

显然，北疆文化是一个宽泛而又具体
的概念，是内蒙古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
中交流相融、心手相牵、守望相助、共建伟
大祖国、共守祖国北疆、共创美好生活，使
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进民
族民间文化的一种地域文化。《北国风光》
每一期都旨在打造北疆文化品牌，每一篇
作品都意在传播北疆文化精气神，令读者
心明眼亮，高风昂然，正气浩然，爱心跃
然。又如辛灵的《风吹过草原》，写草原上
淳朴开朗的人们和相依共生的万物；如林
子的《阴山记忆》，写阴山的山体、山脉、山
势、山沟，天然地写出阴山横亘东西、屹立
在中国正北方的浩渺山域、壮美神韵，写出
它独特的地理功能、厚重的历史文化，自然
地融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
文化等于一体。林子的另一篇《巍巍大兴
安岭》，写位于中国地理版图的雄鸡之冠、
贯通东北直抵华北、山脉绵延森林广袤的
大兴安岭，写出它在我国地形地貌中成为
传统的北方农牧分界线的重要方位，凸显
它在我国自然人文中形成的巨大的森林价
值和生态系统的特殊地位。文中，山水林

田湖这个生命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
契合、相统一。作家写道：“生于万物而坚
实不动，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这就是大兴
安岭。”北疆文化的深邃内涵尽在作品的感
性知性理性的抒写之中。其他如武永杰的
《樟子松画廊》、高坚的《对一条河流的回
望》，都将北疆文化展现得更加丰富和丰
厚。而几位区外著名作家的作品更使北疆
文化显现得无比朴实和充实，如阿成的《北
疆纪行》，梁衡的《梦回塞上》《土炕》《城中
草原畅想》等。

《北国风光》的作者们还从不同视点、
不同侧面写出现实生活中透露出来的蒙
古马精神。如赵琳的《赛马之恋》，表现草
原人对赛马的心爱、钟爱、深爱，凸显赛马
中人马一体、一心向前，敢于进取的精
神。如艾平的《深夜进城的马群》，写草原
上人与马相依为命，人们即使身居城市，
即使是在静到深处的秋夜，只要听到滚雷
般的脚步声夹杂着喘息和嘶鸣由远而近，
就可以断定是马群来了。而当草原的牧
草被雪覆盖，马儿灵敏的鼻子闻到了城中
河滨草地青草的清香，就会远道而来。马
群对人们的深情依恋，人们对马儿的真情
依靠，构成了游牧文化的深沉内涵。又如
阿古拉泰的组诗《白马长风，一路擦亮驰
骋的光荣》，以昂扬的精神、嘹亮的声音，
让全世界都看见：“蒙古马出征了/以它的
勤劳它的勇敢它的骁勇/一路驰骋一路追
风/一日千里一路追风/蹄花开遍辽阔大
地/世界睁大了眼睛”。以“驰骋”这个词概
括一种奋进的姿态、一种进取的神态，将
北疆文化的神韵表达得十分鲜活、鲜明。

阅读2023年每一期《北国风光》，坚毅
坚韧的蒙古马精神，洋溢在内蒙古各民族
各方面的实践中。王占义的《沙漠中生长
的绿色》《沙海绿洲吹浪去》，写库布其沙
漠由漫漫黄沙、莽莽沙海治理成幽幽绿
原、长长林带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写蓝天、
绿海、明湖、金沙和光伏、风电交织而成的
新时代北疆荒漠巨变的壮美画卷，写21世
纪掌握高新科技的中华各民族崭新的精
神面貌和无可比拟的创造力量。自尊自
信、自强自立，尽在其中。王占义的另一
篇《携书传友谊 生态共谐行》，更是以放
眼世界的目光，来看库布其治沙模式的全
人类意义，来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在
诸多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另一位作者王樵夫的小说《像石榴籽一
样》，又讲了一个种树治沙的内蒙古故事。
作品巧妙地扩散了北疆文化的覆盖面和影
响面，令所有人眼前一亮，心弦震撼。

《北国风光》，北疆文化的一扇明亮窗户。

北疆文化的一扇明亮窗户
□张锦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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